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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金町的起點談起 
 
河岸一開始都不是條鮮明的線，而是交融的處所，是並存著「在與不在」的

場域。水平面成為了空氣相與液相的邊界，在其他向度水體與陸地其相隔的邊界

上交融。泥土與植被緩緩潛進水域，伴隨著氣候與天氣變化，河流展示了它不確

定、不穩定、流動的特質。從隱喻上來說，對水的想像也常常是當代難民的形象，

無論是地中海上偷渡的船隻或是東南亞、東亞無可預期的偷渡搶灘。河與海作為

邊界在人文像象中，是涵納包容與拒絕的雙面情人。水體帶有著不可預測的力

量，不符合國家機器計算好的時間性，台灣相當理解颱風來襲的風險。另外一方

面，水體與陸地在語言中的矛盾性質，其透明性有時又是一種對國家運作的對

比。大東京地區上大岡川與著京急線在日本橫濱黃金町相切的這個區域，過去從

戰後黑市交易營生而出的生活型態跟混雜的商業區跟風化區，河岸的多重包容與

複雜問題自然也是這隱喻的範圍。這十年間，黃金町隨著藝術社群的營造，重新

定位此區域為「藝術與小區共生」的創意城市單元。隨著人們重新試圖活化陸地

區域外，藝術家蔡坤霖在 2018年在此區開展的聲音田野計畫可說是首先點明了

黃金町的另一種水文想像。 
 
2018 年「回看計畫¬¬—黃金町」中，蔡坤霖與山田哲平、科學家林子皓合

作，以水下聲學的方式量測了大岡川的水體聲響。這些水底聲音在當年曾以社會

參與的方式帶領了群眾理解大岡川的河段與周邊的歷史空間的關係，還有各種不

同頻率波段所可能包含的物理、生物等聲響。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藝術家蔡坤

霖，這幾年在音響裝置、公共藝術與環境版畫外，相當重要的創作轉向。原本過

去聲音採集的環境聲響往陸上邁向了水體空間，也探索進了水的生態圈。這個參

與活動之外，在同一年《Flying Supermarket—2018黃金町藝術市集》的展覽中，

《掛鐘的刻痕》以蔡坤霖擅長的 PVC 管材，在黃金町的展場中直接架起了可以聆

聽大岡川的空間聲音裝置（昔日內海形如掛鐘），水體之聲成為屋舍內在的循環。

建築物有了水體聲響的脈搏，進而讓隱藏的環境議題有了形體。 
 
水體與當代藝術 
 
當代若要討論水體相關的藝術主題，我們就不能談「環境問題」成為我們日

常生活一部分的必然──全球社會，自然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影響不是生活在彼端

的人的局部問題，而是有機地聯繫在一起，讓整個地球帶來問題，工業廢水、工

業廢棄物對水及其周邊土壤的污染常常是首要被意識到的現象，其中還包含了全

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的問題。蔡坤霖在駁二駐村《海味醃漬》得力於港埠文化的



碰擊，讓水體更複雜的社會層面浮現在他的藝術系譜裡頭。《海味醃漬》的展覽

中，大量的裝置以水管、馬達、海岸礁石組合而成，並在水管內部藏著蔡坤霖在

高雄港採集的水體聲響。這些由藝術家出海收集高雄港周圍的聲響聲音落在

0~4000(4K)赫茲之間，是生存在這一片水域微生物存在的痕跡。觀眾將能夠在《海

味醃漬》的各種港都工業的撿拾物組成的物件，從相紙、對港埠的情感，直接連

接到生態的聲響，資本世、人類世的議題。 

 

全球環境變化與人類生存危機的緊急，環境美學尤其在人類世的時代顯得明

顯。環境美學在這個議題下首先就得面對科學認識論不同的問題──換句話說，

也就是這種對於同樣現象，藝術家如何不同於科學家透過文化系統，如民間傳

說、自然神話，或是重新反思「自然」的藝術觀看來建立一套新的審美學興趣。

在這方面 80年代台灣環境運動與認同政治產生的美學實踐過去可說可以吳瑪俐

為代表，但在新興議題與思潮的刺激下，在海洋科學中，已經有越來越多聲學研

究來理解水體裡的生物形式。當各種不同微弱的聲響透過儀器被知悉其在水域裡

的存在，這些聲響、迴波混雜著水域的環境、生物的構通類型以及存在實體──

對科學家來說是生態系的資訊，對藝術家來說則是自然中人類不熟悉的感官形

式。《海味醃漬》讓高雄港的形象蔓延到水域下的尺度，也藝術家的個人史內發

展出獨特與環境感知的手法以及轉向。 

 

 邁向聲響的世界維度 

 
從《海味醃漬》的轉向開始，藝術家蔡坤霖的作品有了更寬宏的聽覺領域。

在緊接下來今年藝術家在總爺糖廠的駐村，水下聲音的採集前往了烏山頭水庫，

成為了這一百年這個水庫的第一個水域聲響作品。再加上遇見百年大旱，在活動

說明中，我們不僅知道日殖時期的基礎建設，如何因為雨量減少、水庫失能情況

下被暴露了出來，構成了災難地景的議題；另外一方面，雖然在視覺上、日常感

覺的矛盾，水庫的縮小似乎讓蔡坤霖收集到聲音並非水庫常態，但什麼是「旱季

的水體感覺」或是旱季的聲響空間，正接近了當代環境美學最複雜的層次。 

 
對環境美學欣賞與科學認識論不同，藝術家不需要如科學家一般需要有目

的，將聲響解析成為科學材料，但同時也必須要將這種人類難以理解、仍不具有

意義形式的材料轉換。對觀眾來說，這種欣賞模式需要很多中介與補充。以其自

身的方式去欣賞自然很可能需要根據各種文化和歷史傳統來體驗自然。在《糖混

水》中，蔡坤霖收集到聲響材料成為了糖廠粗糖製作的終點站。水體聲響成為了

一切文明、製糖工業的上游。觀眾坐在複雜聲響的正下方，彷彿水體由上而下一

瀉開來，地方知識的敘述，糖廠的殖民背景與歷經兩次殖民政權的水庫建設因為

聲響再次前景化（Foregrounding）。所謂的前景化，意義是我們通常會在專注於物



體的某個部分的同時識別該物體。當一個部分被聚焦時，它被稱為「前景化」。在

《糖混水》這些水體聲響不只是「作為自然」被接受，而是透過了蔡坤霖的藝術

手法指出了認知主義無法承諾的部份，並透過改變了觀眾的身體感達到了水體本

身關於土地的存在、穩定性、實質和本體安全以及政府無法掌控氣候變遷、不可

控的未知因素，水體及其矛盾的地方，並同時對於這兩者的察覺。 
 
目前蔡坤霖作品正面臨著「聲響的世界化」的問題。這裡的世界化並不是說

全球化的議題，而是各種生物生存於世界的現象。水體的這些聲響不僅可能是人

類的聲響，更有可能是無生物的、微生物、植物、動物生存的聲音，只是更多程

度上被人類文化篩選、過濾。目前事實上正是藝術家最為煎熬的過程，因為不同

於黃金町的時期，蔡坤霖正面臨著如何更積極地發明，或是開拓出新的藝術手法

讓這些聲響更具備新的意義維度。在科學上，有越來越多科學家認為，這些聲響

對其他生物類形式帶有意義的，例如利用聲音的物理形式理解細菌對於藥物的反

應，或是形成觀察微生物的生命史過程。這些相當低頻的聲響在人們不斷建設海

上風場，也開始形成了新的聲音生態的問題，一如蔡坤霖在烏山頭水庫開始碰觸

到「水庫」這個水源控制、電力產生的工業物，帶來的美學問題。 

 

美國環境哲學家利奧波德（Aldo Leopold）曾在《沙縣日曆》：「對老鼠來說，雪

意味著免於匱乏和恐懼。」同樣的事物，人與非人將有不同的意義。不同動物根

據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對同一事件做出不同反應。老鼠是獵物，所以積雪可

以防止捕食者，相反地解凍很危險。這與鷹的視角形成對比，對鷹來說，雪融過

後是一個更容易找到獵物（如老鼠）的機會。在這個事實上不統一的聲響世界中，

蔡坤霖是當代藝術家目前最接近於重新定位人類與水域關係塑造的藝術家，作為

水體聲響的拓荒者而存在著。 

 
人必須為自己「創造」聲響的必要性   
 
感官民族誌的發起人之一Stefan Helmreich在其民族族誌《陌生的海洋》提過物種

知識體系之於海洋認知的差異：「主要物種類別的關注是由古代波利尼西亞人引

入或在夏威夷人民的歷史中發展起來的。這些植物和動物是夏威夷原住民的自然

遺產，未經同意和承認長期關係，其他人不應自由使用。」而這種知識是受到環

境保護，透過水域、地理隔離所形成的感官到知識的成形。蔡坤霖這兩年大步跨

進了這個領域。不同於科學家，若這些聲響聚被在地殖民史、開發史的背景，由

聲響與氣候文化在《糖混水》的階段已指出了藝術家如何步向媒介與災難的雙重

問題。如果說利奧波德《沙縣日曆》描述了豐富的生態細節與環境哲學，蔡坤霖

則正在書寫自己的《水縣日曆》邁向台灣水體的生活方式。 
 


